
基
□夏 烈

临近高考不到3个月了，女儿的情绪变得有些复杂。女
儿胃口一直很好，从来不会挑食，又缺乏运动，结果这几年
就像吹气般胖起来。她妈念叨了几句她太胖，高考后要减肥
了，她就冲进屋里掉眼泪。

“还班长呢，几句话就哭啦？让你同学知道该笑话你
了！”我向屋里喊。

屋内没有应答。
有人说，你在医科大学工作多年，又在写青少年心理咨

询小说，肯定对自己孩子心理把握得特别好。事情可没有这
么简单，“镰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对
自己孩子的心理调整，那是格外的难。不过难归难，我还是
有自己的办法。

心理学家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孩子自己爬到
桌上下不来，开始哭泣，会有“三种妈妈”出现。第一种是他
哭到声嘶力竭妈妈还不来，这显然是“坏妈妈”。但如果孩子
一哭，妈妈就把他抱下来，那是“完美妈妈”。这种完美妈妈，
她们会时刻监视着孩子，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高度控制。完美
妈妈无法忍受孩子把衣服弄脏或不小心摔跤，不允许孩子
出错，不能忍受孩子的不完美。独生子女家庭里，多的是这
种妈妈。从深度心理学看，在完美妈妈的潜意识里，孩子的
不完美会导致母亲的全能感受挫而感到焦虑。这样的妈妈
的控制行为反而会导致孩子的无能甚至心理、人格障碍。

还有第三种妈妈，如果孩子哭到焦虑，但未到顶点，妈
妈抱他下来，这是“60分妈妈”。60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我
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在最适当的时候进行干预，所以我
自称“60分老爸”。

高三学生的种种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从小学到高
二的情绪累积。在孩子从自然人发展到社会人的过程中，要
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让孩子了解社会结构，成就自己的社
会角色。据我了解，目前同学关系问题是孩子成长中的首要
问题，这也是我在生活中要帮助女儿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男生喜欢女生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欺负对
方，小学时女儿就遇上了这样一个男生。孩子受到欺负后，
家长出面显然是不合适的。根据孔老夫子“以直报怨”的理
论，我传授了女儿几招“擒拿术”，对方再动手动脚的时候，
女儿就把他扭倒在地，还一脚把他踢到了桌子底下。最后的
结果令人忍俊不禁，那男生趴在桌子下求饶，说以后“要给
她当小狗！”被男生欺负的事以后还有，每当我撸胳膊表示
很愤慨的时候，女儿会说“让我自己来解决”。再以后女儿做
了班长，我也就放手让她在与同学相处中锻炼自己。当初的
直面问题的教育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夫妻俩的求
同存异很重要。比如，我会用心理学来疏导妻子的不正确思
维，指出“溺爱不是爱，是控制”：父母用爱的名义来控制孩
子，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比如一个孩子往前爬
着，要去拿一个玩具，母亲立刻就帮他拿过来递给他。其实
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孩子，你是没有能力的，你只能依靠
我，你永远离不开我。长大后，孩子潜意识里会感觉自己是
没有能力的，永远需要依靠他人。几番争辩之后，妻子还是
同意了我的看法。

接下来，我开始着手培养女儿的“理想”，一个有理想并
努力去实现的孩子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培养什么呢？
我是写作者，培养女儿写作自然是我最拿手的。

那是一个春天，她和奶奶到市场买东西，看见市场里一
箱染得五颜六色的毛茸茸的小鸡，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可爱
极了。她就缠着奶奶买了两只，一只红的，一只黄的。被染色
的小鸡很难活的，可是红小鸡竟然活下来了。小鸡一天天在
长大，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有的城市已经出现“禽流感”疫
情，很严重，谁家养鸡必须处理掉。鸡养出了感情，就被转移
到了奶奶家。没想到的是鸡会打鸣了，竟然大白天也不停地
打鸣，结果把自己暴露了。周围的邻居已经把这事儿反映给
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亲自来了一趟，要求尽快把喔喔“处
理掉”！没办法，鸡最后被杀掉了，女儿回家后看到的是好看
的大公鸡变成了一盘鸡肉，眼前顿时模糊起来，世上的一切
都失去了色彩……她把悲伤留在了日记里。我鼓励她把日
记润色后投稿，让喔喔在文字里永存，也算是一种安慰和情
绪的释放。女儿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学坚持到现在，对她
既是写作的训练，也是情感的自我调节。

备考中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她痴迷 cosplay，很影响学
习，几乎每晚她都要用妈妈的手机上网浏览。cosplay是指
动漫爱好者利用一些道具、服装和饰物加上化妆来扮演自
己喜爱或者客户要求的形象不一的游戏人物和动漫作品人
物。“90后”的女生自我意识很强，她妈批评她的时候，她最
牛的回答是：“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心理学告诉我们：
孩子是不可选择的，上帝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只能接
受，但孩子是可以塑造的。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气质，而不
同的气质会有不同的成功。所以，我要“迂回”解决她的认知
问题。

我问她，面临高考，你们班级有几种类型的学生？女儿
回答有四种人，第一种学习成绩好，考大学不在话下；第二
种学习成绩还不错，考好大学需要努力；第三种中下，能保
证自己考上就阿弥陀佛了，要付出很大努力；第四种则是觉
得考大学无望，只是自暴自弃混日子。问她是哪种人，她说是
第二种。我说既然是第二种，就该集中精力学习，而不应该
分散精力。人生关键处只有几步，高考是你人生的第一个重
要关口。况且很多事情不急在一时，比如cosplay，完全可以
在考上大学后再去认真钻研……女儿认同了我的看法，开
始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了。

在心理学意义上，心灵的成长意味着孩子跟父母的空
间距离在扯远，孩子的人格成长得越好，他们越是有能力远
走高飞成就事业。但是，很多父母会混淆这两种分离，做出
妨碍孩子心理成长的事。深度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做“温
柔一推”，意思是，在成长过程中，父母要有意识“温和地把
孩子从身边赶走”，以便孩子更好成长。这样孩子的特点和
外在表现是：内心和谐，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地发展自
己的潜能，富有创造性，独立自主，能够享受生活，有更高的
现实成就。我要做的，就是实现这个理论。

最后一个问题很实际，是孩子的体重，现在还没到与孩
子深谈的时候。有人认为，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很多人在身形
锻炼饮食控制等方面的修行，远远强于底层阶级。这种能保
持自己体重的毅力，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特质。人人都只看
到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家庭教育资源、社会环境、生活品
质，其实在体型的背后更是他们家庭富裕的某种自律自强
的精神。我和妻子私下商量，考完大学后第一件要事，就是
要让女儿学会控制体重、提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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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老爸
□于立极

写给天国的母亲
□乔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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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词，我轻易不敢碰；这是一个大词，我一
般绕不过；这是一个大词，它有前身又有今世；这是一个
大词，它近来有故事。

关于最后一句，情况是这样的。
2014 年 4 月 30 日，网上流传着一则新闻：美国智库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新标识启用
仪式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向基辛格博士赠送他所
书写的汉字“基”。崔天凯说，“基”字在中文中有“基础”、

“基本”、“重要”等很多含义，“我认为这些含义用在基辛
格博士身上非常合适”。

——毫无违和的信息，是一桩值得庆贺的中美关系
新动态。主人公之一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
国务卿、德高望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先生。
根据他姓名中译后的“基”字，崔大使书写了这个汉字相
赠，寓意基辛格及其姓氏命名的美中关系研究所可以在
两国外交关系中起到“基础”、“基本”、“重要”的作用。

但这无意中撞上了“基”字在网络世界的主流含义。
我们可以这样说，网络世界拥有一个新词库，它是网民共
同构建和流传、固定的某种话语权、流行风。虽然网民也
是使用汉字及通用语法的国民，但虚拟的互联网重新给
生活中的三六九等“赋权”，使一切现实的级差、身份在此
得以抹平，一种平等的想象和逐渐形成的网络权力是当
代文化最有趣也最变化多端的现场。字、词所携带的特殊
文化基因，尤其是青年亚文化内涵，正是通过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拥有受众、深入人心、连通国际，不介入和研究
这个现场，肯定只能在外围的传统媒介捡拾牙慧。

所以，“基”字到了网络就要遵从那里的第一含义。
广大网民都认为，“基”首先是“基友”、“基情”的

“基”，因此，他们开始有趣地不分上下地无理而妙地开起

各种“基辛格—崔天凯事件”的玩笑：“基智的大使！”“史
上第一件‘卖腐外交’诞生了！”“中美不是夫妻吗？怎么又

‘搞基’了！”……当然，也有对此类解读表示无奈和愤怒
的，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寓意美好的汉字我们都
不能随便用了呢？”“能不能别闹了！挺严肃的一个事儿。”
但从网络评论的比例来看，调侃、搞笑还是大溜儿，似乎
可以认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的主流媒介中探讨的诸多
问题在网络世界则以戏谑的狂欢得以变形的、暧昧的、草
根化的阐释，这既是一种虚拟世界的许诺，也是中国目前
网络言论环境的客观状况。

其实，“基”的文化由来已久。从词源讲，它直接来自
英语单词“gay”，即男同性恋。该读音与粤语的“基”同音，
故此被这样译用。同样是网络，对这个字及相关辞条早做
下详尽的功课，在“gay”的释义中，网民这样整理文献加
以表述：男同性恋是对同性产生性欲和爱恋的男性

（Sexually attracted t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在西方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同性恋运动不分

男女，都叫做”Gay Movement”，换句话说，男同性恋固然
叫做“Gay”，女同性恋也同样称为“ Gay”。从 70 年代开
始，Gay渐渐开始仅指男同性恋。

男同性恋的身份标识是粉红三角形，倒转的粉红三

角形是纳粹在大屠杀时期用于鉴别男同性恋囚犯的标
志。这个标志后来被同性恋自豪日和同性恋权利运动
用作标志，它也是除彩虹旗以外最流行的同性恋标志。

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知识系统，在指示着我这样有求知
癖的人由此萌生强烈的阅读文献的兴趣。固然在中国的医
生手册里，“基友”不再被划入病态心理之列，但类似的现
象和问题依旧很少能在传统媒介和公共社会中讨论，而相
关的影视、小说、动漫等作品也属于敏感的控制领域，因
此，网络承载了这个功能，以曲折的方式孳生蔓延。今天来
看，中国青年人群的“基”文化居然全靠网络手段得来（只
有少数的依赖李银河等），并且变本加厉，我觉得这是我们
的文化管理和教育课程亟需反省和设计的部分。

与“基友”、“基情”相关的网络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另
一些关键词包括：腐（腐女）、耽美、攻和受、酷儿、断背、
BL等。有些是“基”的前身或别称——网民们还掰扯出中
国古籍中的同类词汇“断袖”、“龙阳”、“分桃”、“余桃”、

“男风”等，成为他们考据事业的一部分，虽然这实在有些
无聊；而另一些则是与“基”相互对待、构成审美的词，比
如“腐女”、“耽美”的存在——这都需要单独做文章说明，
背后实在牵涉着当今世界繁多的文艺文本和文化踪迹。

5月1日那天，我最终因基辛格那事把两年前的一条
说“基友”的微博找了出来：“过去说基友其实很犹豫，不
是有没有基情的问题，而是对青少年是不是有不良影响。
自某次答未成年少女问，给予了新的阐释，谓：基友，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基础的朋友’，所以我们没有基友是不可
能的。自此解脱，常说常乐。所谓：世道本腐，阐释归正，王
霸杂出，快乐是本。”——而事实上，年轻人多数时候以

“基友”打趣，基本面只是图个快乐（他们有多缺乐啊），真
的算不上洪水猛兽。

到今年 5 月 10 日，母亲走了整整 12 年
了。一个属相的轮回。

我经常做一些有关母亲的梦。总是在老
家的什么地方，走着弯曲的路寻找母亲，特别
着急；或是在一个黑暗破旧的屋子里，母亲蜷
曲着身子躺着，我走到跟前一看，好像是另外
一个人，我一下子就飞到黑糊糊的空中，头发
都竖了起来……从梦中惊醒，泪已湿枕，再难
以入眠。

我的母亲出生在绥德无定河边的一个贫
苦农家。因为是长女，她承担了家中繁重的劳
动，上山种地，下河捞柴，推碾挑水，缝衣做
饭。母亲说：“只要睁开眼睛，就没有一点歇的
空儿。”有一次，村里来了唱戏的，母亲偷偷跑
去看了一会儿，被凶神恶煞的外祖父发现后
一顿暴打。“人说世上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
分。”母亲用这句话形容她的童年和少年。母
亲的名字就叫莲。

那时候，农村的女孩要想改变自己的处
境，只能通过婚姻这条道路。母亲当初的意中
人并不是父亲。大概是 1949 年秋天，骑着高
头大马、挎着盒子枪的父亲在无定河边看到
一个拾柴禾的女孩，立即被她所吸引。他去找
了村长，要娶母亲为妻。村长不敢得罪在当地
当区长的父亲，巧舌如簧，外祖父一口答应
了。父亲常得意地说：“你妈是我在河滩上捡
的。”

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后，三天三夜没跟
他们家里的人说一句话。父亲曾有过一次婚
姻，因女方不生育而离异。那年，母亲 19 岁，
父亲28岁。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母亲有点身在福中
不知福，一个农村女娃，能嫁一个有权有势的

“公家人”是高攀了，但母亲并不买账，和父亲
斗气时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

“你爸这辈子也不是我心里的事儿。”
跟了父亲不愁吃不愁穿，但架不住子女

接二连三地出生，母亲依然过着“两眼一睁，
忙到熄灯”的劳累生活。累是累，但看着孩子
们一天天长大，母亲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然
而，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在山西老家躲避造反派揪斗达一年
之久的父亲刚刚回到县城，县革命委员会就
强令他“带全家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深知山
区之苦的母亲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她不停
地责备父亲：“那些一般干部都待在城里不
走，你是 1939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凭什么
让你下去？明摆着是欺侮咱们，你为啥就不跟
他们理论理论？”

父亲生性刚烈，并非逆来顺受之辈，可当
他面对的是一个政权、一股政治风暴的时候，
除了顺从，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在那个遥远
的偏僻的狭窄小沟，20年没有参加生产劳动
的母亲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那山要多高有
多高，那路要多陡有多陡，瘦小的母亲挑着百
十斤重的粪筐，如蜗牛般慢慢地往上爬行。生
产队给别的妇女记 8 分工，只给母亲记 4 分
工，只要几天不出工，就有人说三道四，真是
受累又受气。

母亲苦，但她不让孩子苦。每天鸡叫头
遍，母亲便起床给要走五六里路上学的孩子
做饭。多少次，我在被窝里看到炭火红红的光
芒映在母亲苍白的脸上，平静而又慈祥。那
时，我已懂事了，劝母亲多睡一会儿，我带点
干粮就可以了，但母亲每天总是热饭热菜侍
候着，生怕我营养不良。

我的母亲也做过好梦，但噩运总是在她
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降临。

1972年的夏天，一位素来与我们家不睦
的农妇瞒着母亲将一堆烂桃塞给年幼无知的
小弟吃。小弟吃了烂桃便开始不停地腹泻。母
亲把小弟背到公社卫生院，医院让先交住院
费，母亲冒着瓢泼大雨到镇上的人家借钱，不
负责任的庸医没做皮试，就给小弟打了一针
青霉素，不一会儿，小弟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在病床上咽了气。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是一个
善良的白胡子老伯把小弟抱到山上，埋了。

当时，我随已调动工作的父亲去了 100

公里外的延安。当我再次见到母亲时，她人瘦
了一圈，神情极其哀伤。听说小弟去世前曾想
喝一碗糖水，可家里没有一勺糖。母亲埋怨我
说：“你就知道跟你爸去享福，就不知道提醒
你爸给家里捎点钱！”对不起，母亲，我真的是
只顾自己逃离，忘了仍在受苦的您和小弟了。
至今每每想起此事，我心如刀绞，悔恨不已。

1978 年枫槐飘香的时候，我们举家返
城。城里的生活是母亲想要的生活。她喜欢上
街，每一个商店都进去看看，有时候买点东西
有时候不买；在菜市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提一
袋副食品回家。她喜欢串门，每一个认识的不
认识的新朋旧友都敢上门拜访，主要是侦察
有没有长得漂亮的可给她做儿媳的女孩。

正当母亲欢天喜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的
时候，晴天一声霹雳：父亲被查出癌症。如果
说当初与父亲的结合并不是她心之所愿，那
么，母亲和父亲在 20 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也
算“把一块石头捂热了”。

父亲患病 8年，母亲照顾了他 8年，没见
她抱怨过一句。父亲病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
到了母亲的眼泪。我想，她既是为父亲而哭，
也是为自己而哭。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刚刚过
了几天好日子，就遇到这样的打击。

我走南闯北，经历过很多次离别，但父亲
去世后的那次离别，仿佛要把我的心都揪下
来。母亲看我心重，刚毅地对我说：“别为家里
担心，你爸在世时怎么个过法，咱今后的日子
还是怎么过。”

母亲执意要送我到大路上，天空落雪，地
上起风，我说什么也不让她再送了。

“去吧！到了部队就写信来！”母亲嘱咐
着，眼圈红了。我举步维艰，不忍再回头。

生活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显然，母亲不能
适应没有老伴的生活。3年后，她的身体垮了
下来。她得的是脑栓塞，经过当地医院救治，
能下地一瘸一拐地走几步路。

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时，我千里迢迢赶
回家，将母亲接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在海军总
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要过年了，我把母亲接回
了自己的小家。

刚来那几天还行，慢慢地，我的日子一天
天不好过了。下班后做完饭，吃完饭，拾掇完
锅碗瓢勺，母亲想和儿子多说几句话，妻子要
和丈夫待在一起，这边刚刚给母亲洗脸洗脚，
那边妊娠反应厉害的妻子在大声呼唤。我一
会儿北屋一会儿南屋来回跑，两个女人还都
有意见。

没有办法，在妻子即将临产之际，我把母
亲送回了老家。母亲觉得病没治好，对我很不
满意，时不时地说：“你的辛苦枉费了，我来时
怎么个样子，回去时仍然是怎么个样子。”母
亲对邻居说：“我在儿子那里待了几个月，天
天就是看窗外那棵树。”

日出月落的世界处处充满不幸和凶险。
1992 年秋，母亲最疼爱的儿子、我的二哥身
患癌症撒手人寰。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
堪？母亲的病情加重，再次脑栓塞，有时失语，
有时失去记忆。我又一次把母亲从家乡接出
来治疗。先后在西安和北京的几家医院住了
八九个月。

在北京期间，婆媳矛盾依然不能调和。妻
子有洁癖，总喜欢挑母亲的毛病。母亲口齿不
清楚，腿脚不灵便，但心如明镜，便有意无意
与她作对。我一边哄母亲，一边哄妻子，常常
恨不能跳楼。

但这一次真不错，母亲在我家待了两年。
我们家我掌勺，母亲的肚子没受委屈，总能吃
饱吃好。

母亲，我在慢慢地回想这些事的时候，常

常眼含热泪。母亲，您还记得吗？每次我背您
下楼晒太阳，您怕人笑话，总是不肯，硬是要
自己走，可您摇摇晃晃走得太慢，我不得不强
行背起您走。因为我把您放到花园里的长椅
上，还要赶去上班啊！两个小时后，我又去接
您，那时您脸上晒得红朴朴的，眼里满是喜悦
之情。您骄傲地伏在我的背上，看见行人如同
邻家女孩般咯咯笑着，特别不好意思。

他乡虽好，终非母亲的久留之地，我不得
不再次送母亲返回家乡。为了安全起见，我作
了一个决定：退掉父亲单位上的住房，把母亲
搬到弟弟的小院里住。没想到这是一个错误
的决定。母亲原来一个人住着，自己想吃点什
么用一只手还可以做做，搬到弟弟那里，人家
忙着上班，每天早上送一次饭，晚上送一次
饭，早上等母亲爬起来，饭已经凉了，晚饭又
太晚，母亲早饿过了头。几年下来，母亲营养
不良，一天天衰弱。来北京的熟人告诉我，常
常见母亲一个人拄着拐棍在路边一站老半
天，问她在等谁。她摇摇头，什么也不说。我心
里清楚，母亲是在等谁。

当我和我的挚友驱车千里、长途跋涉接
母亲到西安住院时，她的血管里已抽不出血。
这使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在北京为母亲
建一个家，照顾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前前后后
跑了一个月，东挪西借，我终于为母亲在西郊
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
阳光充足。

2000 年 5 月 2 日，我在北京站迎来了母
亲和从家乡请来的小姑娘梅梅。

我以为母亲从此可以在这里安享晚年，
我以为母亲的生活从此可以不再为别人增添
麻烦。我是多么地希望母亲能够在异乡的土
地上健健康康地活着，没想到，仅仅两年之
后，母亲便撇下深爱她的亲人去了天国，那永
远不能相见的地方。

母亲是在暖气到来之前受凉引起肺炎病
倒的。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情况越来越糟。
我总相信母亲还能爬起来，还能自己吃饭上

厕所，所以不顾家人和姨妈的强烈反对，同意
医生切开她的气管全力抢救。当母亲喉头的
鲜血如泡沫一般喷射时，我看见母亲用怨恨
的眼神瞪着我。我读懂了母亲的眼神，那意思
是说：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如果母亲能开
口说话，她肯定不会同意切开自己的气管。

九泉之下的母亲啊，为什么爱您最深的
人伤害您最重？家人责备我，我自己都在责备
自己！但是，母亲，只要您的生命存在百分之
一的希望，儿子就绝不会放弃。在半年多的时
间里，我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往医院跑，早一
趟，晚一趟。终于，母亲喉头的管子拔掉了；终
于，母亲喉头的伤口长好了；终于，母亲又回
到了她自己的小屋。

虽然还靠鼻饲喂饭，虽然躺在床上不能
动弹，虽然嘴唇张着说不出一句话，但只要母
亲活着就好，只要母亲活着就是儿子最大的
安慰。

每次我去看望母亲，她的眼珠总是随着
我的行动转动。我在什么地方，她的头就转向
什么地方。如果日子能这样一天天过下去，那
该多好。虽然母亲不能答应，但我进门还能叫
一声妈。可一个月之后，母亲还是走了。

2002年 5月 9日是母亲节，我正上班，梅
梅打来电话，说母亲不行了。头一天我去看望
母亲时，她还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火速赶到母亲床前时，她已停止了呼吸。

可能是一口痰要了母亲的命。我顾不得
责备梅梅，顾不得悲痛，赶快给母亲净身换
衣。

我结婚那年回家探望母亲时，曾提出带
她到北京逛逛，她说怕万一在外面得了病回
不来。母亲害怕火化。我当时年轻，口无遮拦，
顺嘴说万一发生意外火化了，把骨灰盒放在
我们家柜子里。没想到一语成谶。15年后，母
亲真的在北京火化了，骨灰盒真的放在我们
家柜子里了。母亲，您生病以后，几次提到此
事，埋怨我“就喜欢胡说八道”。是儿子大逆不
道啊！

母亲，那几天我一直没有流泪。一直到殡
仪馆的工作人员要将您推进火化室时，我再
也忍不住了。我把买来的一沓沓冥币掖在您
的手边，一遍遍地叮咛：“妈妈，黄泉路长，路
上饿了渴了，您别忘记买点吃的喝的啊！”

母亲已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北京无垠
的天空。12年了，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那边
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您见到父亲、哥哥和小
弟他们了吗？他们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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